
《青峰》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 

刘泽林 

早在《青峰》停刊的时候，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但迟迟未能动笔。

先是源于文人的理性，料知《青峰》停刊未久，彼时记述，难免会写出些心中

的不平来；待到后来，心绪平复如常了，却又看轻了文字，淡了梳理的心思。

当然也有懒惰的成份：十多年的出版历程，各阶段编者的不同风格，房山文人

与它千丝万缕的关联，等等，要理清这些东西，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对于一

向疏于史料的我来说，写起来无疑难度更大。这期间，心里当然也存了一分侥

幸，希望房山的哪个文人会写出一篇记述《青峰》的文章来。但仔细一想，我

是《青峰》的一任主编，且时间最久；前两任主编一位已经离世，另一位也年

岁已老，那还能指望谁呢？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写吧。头绪繁多，且慢慢道来

吧。 

《青峰》的三个编辑阶段 

《青峰》的前身《房山文艺》系文化馆主办，由赵日升于 1974 年创刊并主

编，16 开本；出版三期后，1978 年 6 月第四期始，改为报纸型，8 开 4 版；1981

年 6 月，自总第 28 期始，更名为《青峰》，由王凤梧主编；房山县文联成立后，

王凤梧创办、主编《大房山》报，《青峰》由我主编；1992 年 7 月 20 日出版最

后一期后停刊。《青峰》（含《房山文艺》）从创刊到停刊，经三任主编，历时 18

年，共出版 67 期。 

赵日升与《房山文艺》 

说《青峰》便不能不提《房山文艺》，因为《房山文艺》是《青峰》的前身，

或者也可以说《青峰》是《房山文艺》的延续；说《房山文艺》便必须要说赵

日升先生，因为他是《房山文艺》的主要创始人，因此也便可以说是《青峰》

的第一任主编。 

赵日升，诗人、编辑家，笔名月恒、曾翼人、了之，1938 年 11 月４日生

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次洛村。1952 至 1955 年，在房山中学读初中时，即对文学

产生浓厚兴趣。1955 年考入通州第一中学（即今潞河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

学风甚好，中国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经在此就读，并少年成名，步上文坛。袭此

遗风，学校在文学方面，气氛尤为浓厚。赵先生投师该校，显然是对它的文学



氛围极为看中。就读期间，他陆续给报刊投稿，小说、散文、小品、诗歌等均

有涉足。1956 年第２期《河北文艺》发表了赵日升的处女作《谁能猜得着》，

从此便专意写起诗歌来。1958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校四年间，诗歌创作愈发精进。1962 年，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县琉璃河中学任

教。1973 年调入房山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 

在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有七、八年的时间，但从房山整体的文学发展上看，

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对赵日升个人来说，除了诗歌创作，从此又踏上了

一条文学辅导之路；对于房山的文学创作而言，从此便掀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在此前至 1949 年这段时间，房山虽然也有可以圈点的文学创作，甚至王凤梧更

因几篇杂文而被错划“右派”，但那终究都是零散的个体行为。文化馆虽历来推崇

文学创作，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旗手。所以，调赵日升到文化馆，主要

看中的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赵日升在文学创作组工作期间，开始致力于房

山文学队伍的打造，组织起了几十人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到他调走时，已经

有上百人之多了。为了使业余作者有展示作品的平台，赵日升几经努力，于 1974

年，创办了 16 开本的《房山文艺》；出版三期后，为快捷、经济考虑，从 1978

年 6 月第四期开始，改为报纸型，8 开 4 版，每月一期。《房山文艺》的创办，

为房山的业余作者开辟了房山县第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促进了房山文学

作者的成长和文学事业的发展。那一时期，受时代所限，房山的文学创作虽然

整体水平不高，但业余作者队伍的快速扩充，为十年后房山文学的崛起培育了

一片沃土。 

所以，客观地说，现在房山文学呈现的一片繁荣景象，赵日升无疑具有开

创和奠基之功；而《房山文艺》，自然便是当代或新时期房山文学的摇篮了。 

1980 至 1982 年期间，赵日升借调至《诗刊》杂志社工作，1982 年，正式

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其中一段时间，董华独自编辑

《房山文艺》，虽无主编之名，却是实实在在的执行主编。1981 年，王凤梧调

入房山文化馆，接任《房山文艺》主编。 

王凤梧与《青峰》 

王凤梧，1927 年生，房山饶乐府村人，做教师时，

因两篇杂文被划成“右派”，也算是“文革”前房山文学少

有的成就。“平反”后赋闲在家，等待落实政策、恢复工

作。恰其时，赵日升与文化馆领导访邀，遂于 1981

年到文化馆创作组工作，主编《房山文艺》，董华仍

是执行编辑。赵日升遂安心到《青年文学》就职。自

此，房山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1 年 6 月，自总第 28 期始，《房山文艺》更名

为《青峰》，不定期出版，刊名由董华约请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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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民书写。在这里，任何有关《房山文艺》与《青峰》名称优劣、是否有何

玄机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在第三任编者看来，《房山文艺》更具地域性，一

看便知刊物等级；《青峰》则含混了区域的概念，但其内容依旧是房山本色。据

凤梧先生说，取意《青峰》，旨在扶植更多文学新人，绝无否定《房山文艺》之

意。当时，凤梧先生还声若洪钟般诵了两句注释“青峰”的诗，可恨日后被我忘得

干净！此后，我多次见到日升先生，也从未见他对更名一事有什么介怀。可见，

《房山文艺》更名为《青峰》实在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诚如凤梧先生所言，更名后的《青峰》更加注重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培养。 

此时的房山文学，正孕育着第一次腾飞。改革开放后，长期禁锢人民的“极

左”观念逐渐淡出人的思想，文艺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提高，全国文艺界

迎来了新的春天，进入了全面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时代同步，房山的文学事业

也进入到了春满大地、百花争妍、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与《房山文艺》的办

刊宗旨同脉，《青峰》自觉地承担了房山文学创作主流基地、房山业余作者成长

摇篮的历史责任。在《青峰》不断吹响的文学号角声中，一支业余文学创作大

军迅速向当时房山唯一的文学载体集结，几年间便激增到 300 多人。我至今还

记得，当时文化馆请刘绍棠等著名作家来房山讲座，我发出去 200 多个通知，

结果前来听讲的作者把一个能容纳 300 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那境况绝对是

空前绝后了。 

《青峰》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摇篮”，如何能够容纳得下那么多文学新人？凤

梧先生便对那些有潜力，且已经在“摇篮”里培育了一段时间的作者下了“逐客令”：

到公开报刊上去闯荡吧，好腾出版面给更多的新人。但凤梧先生绝对是要“送一

程”的：先是精心帮这些作者润色出一篇好作品，然后亲笔写一封信，连人带作

品，推荐到《北京日报•郊区版》去了。鉴于当时房山文学的创作水平，上大刊

大报显然不够现实，而《北京日报•郊区版》是距离北京郊区作者最近的报纸。

我这么说绝无贬低《郊区版》之意，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扶持、发展北京郊区

文学创作方面，《郊区版》功德无量。于是，房山作者开始陆续在《郊区版》上

崭露头角，且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大。随着凸凹、陈玉泉、张文玺、王刚、李艳

梅等新秀名字的不断出现，尤其是王刚、孙艳玲、王文玮三名年轻的作者同获“北

京市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奖，在北京文坛引起轰动，被评论家称为“北京西南文

学现象”，由此掀起了房山文学崛起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房山掀起了一股

办报热潮：时任房山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玉泉创办《房山人口报》，凸凹主

持《房山政协》报，卓成栋主编《房山矿机报》，一时竟有五、六家闪亮登场，

甚为壮观；虽都是行业报纸，但均辟有文艺版，专发房山作者的文学作品，极

大地缓解了《青峰》的版面和出版周期的压力。所以，梳理房山文学发展的脉

络，这几家载体不能忽略不计。 

在推进房山文学创作的同时，凤梧先生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

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数十篇，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成为北京郊区的代表

性作家。 



所以，如果说赵日升先生对新时期房山文学有开创、奠基之功，那么王凤

梧先生无疑便是提高、壮大之德了。 

1983 年底，房山县文联成立，胡振常任主席，王凤梧被选为副主席。1985

年胡振常因身体原因，辞去文联主席一职，房山县委决定由王凤梧继任主席。

同年，已经退休的王凤梧创办、主编《大房山》报，《青峰》的接力棒便传到了

我的手里。 

《青峰》的终结 

我与《青峰》结缘是在 1982 年下半年，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极偶然地

得到了一张 8 开 4 版文学报纸，上面散发着浓郁的家乡气息，细看出版处，果

然是房山文化馆主办。那便是《青峰》了。这一次偶然的机缘，无疑改变了我

工作的取向。年底的时候，我携了一篇习作敲开了文化馆院内的一扇木门，迎

面端坐在一张木椅上的是一位粗胖的老者，那便

是凤梧先生。 

几番访谈之后，凤梧先生对我说：“到《青峰》

来吧。”于是毕业后我便选择了到文化馆工作。我

想，当初赵日升先生邀凤梧先生的时候，说的一

定也是类似的话：到《房山文艺》来吧。由此看

来，《青峰》的编者对它文脉的传递是十分看重的，

毕竟聚集在这杆旗帜之下的是一支庞大的文学创

作队伍。 

当时的编辑部有三个人：主编王凤梧，董华和

我。这样的人员配置，在郊区文化馆创作组来说，

绝对称得上豪华了。因编辑精干，便值得细化分

工，在主编终审之前加一道初审。董华自告奋勇

揽了奔波印刷厂和校对的任务，那一道初审的工

作自然便由我来做了。对此环节，我并不陌生，因为在大学毕业前，我在《丑

小鸭》杂志社实习了几个月。一张四版小报，塞满了也容不过两万字，一年出

版最多时也不过八期，所以工作很是轻松。但有一项传统“业务”却是极难考核的，

那便是接待来访的作者。那时候不像现在这般方便，来稿发个电子版什么的。

而距离并不太远的作者，嫌邮寄太慢，多是亲自前来送稿，为得是亲耳聆听凤

梧先生的一番指教；而访我的作者，自然是年龄相当者更多一些，且其中的一

部分人日后都与我结下了一定的友谊。 

大概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左右，创作组又先后有苏宝敦、邢一中加盟进来。

虽然他们未参与《青峰》编务，且停留的时间极为短暂，但这里却不能不提：

毕竟他们曾经来过。 

1985 年，董华到文化馆下属十渡文化站工作，游走山区三乡，另外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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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文学天地，在京郊弄出了不小的响动。同年，凤梧先生退休，接任县文联

主席之职，遂将《青峰》帅印交付与我，自己开创以报告文学见长的《大房山》

去了。所以此时的我，说是主编，但几乎就是光杆司令了。 

这样也好，我可以实施我的编辑理念了。此前，房山文学创作经两位前辈

不遗余力地打造，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局限也十分明显，即：虽然房山

作者创作的作品已经能够冲出房山，但大多只是冲到了《郊区版》的门下，而

且绝大部分是“微型文学作品”。我当时认为，这固然与房山的整体实力有关，但

房山作品的创作手法过于传统、乡土、单一，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于是，《青

峰》在倡导房山作者向更高的文学层次（走出《郊区版》，到文学大报大刊上闯

荡）的同时，鼓励文学形式、语言、手法、内容等全面的创新，并以一次“‘夕阳’

同题小说”征文，拉开了这场对房山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创新运动”的序幕。成

效极其显著：统计显示，此前房山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北京日报•郊区版》、

《中国人口报》等几家文学档次并不甚高的报纸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粗略统计

约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但到了“文学创新运动”之后的 1987 年，刊登房山作品的

文学园地已达上百家之多，其中不乏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不仅如此，

这一阶段的房山文学作品，获奖数量和级别都有显著提高。这表明房山的文学

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和飞跃，形成了房山文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但高峰之后，《青峰》却从 1987 年开始进入到了风雨飘摇的时期。这一年，

文化局领导调我到图书馆，任副馆长，答应我待图书馆班子建设完成后再回《青

峰》报。这一段时间，《青峰》因无人编辑，自然停刊。我想，也许在去图书馆

之前，我也应该效仿我的前辈，寻一个可接续香火的人，对他说：到《青峰》

去吧。待我再次回到创作组的时候，事业单位面临经费压缩，文化馆已经无力

出版《青峰》了。这一停便是三年多。虽然在这段时间，我个人的文学创作进

入到了一个丰收的时期，在《青年文学》、《海燕》、《广州文艺》、《厦门文学》

等文学期刊屡有斩获；但作为一个编者，终究为《青峰》长期处于停刊状态而

心存愧疚。 

几番谋划，几经奔波，在成立由十多位房山企业家组成的《青峰》理事会

的基础上，《青峰》再一次复生了。为适应时代发展和报纸生存的需要，我对

复刊后的《青峰》进行了大幅度变革：在坚守文学报纸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

社会焦点、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且为今后扩大发行量考虑，将《青峰》

投放房山各报刊零售网点发行。当时的我意气风发，绝对是一副大干一场的架

势。 

但好景不长，《青峰》复刊一年后，领导找我，说上级指示，房山要创办一

张区级报纸，为整合资源，要连人带报地收编《青峰》，言下之意，《青峰》自

然需要停刊。 

记得我还颇为激动地和领导理论了一番，后来才觉得当时对领导有些不礼

貌：上级的指示，领导有什么办法？ 

当时《青峰》还有两位编辑：刘强和王雪荣。虽然刘强后来习了摄影，王



雪荣索性不好写作的行当，但这里却不能不提：毕竟，他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毕竟，他们曾经在过。而且，即使在《青峰》停刊后，他们依然跟随我，一道

创办了“青峰文化服务公司”。看这公司的“番号”，当时的许多读者便猜到，我是要

走一条实业复刊的路了。可惜，日后的路却走得身不由己，“复辟”《青峰》的念头

也愈发淡薄了。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所为，极似《三国演义》中的一个人物：

一心图谋复蜀而终不能成的姜维。与垂暮蜀汉不同的是，当时的《青峰》正青

春勃发，一派繁荣景象。有人说，恰是《青峰》的繁荣，才催生了那张区级报

纸。 

《青峰》的历史作用 

房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起步，到 80 年代中期

的重点突破，再到 90 年代的广泛丰收，直至现在的全面繁荣，发展可谓迅猛。

其间，《青峰》为房山文学创作者队伍的形成、成长、壮大，起到了极为关键的

作用，为房山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峰》是房山文学创作的策源地。 

在《青峰》创办之前，房山的文学创作处于零散的、低档次的状态。除赵日

升等少数几人的创作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房山文艺》的创办，不仅使

房山的作者有了刊发作品的园地，更为他们向更高的文学殿堂迈进搭设了一架

必要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峰》是房山作者

走向成功的铺路石。《房山文艺》的创办，唤起了房

山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他们自发地向《房

山文艺》聚拢，到更名《青峰》时已形成了一支数

百人的文学创作队伍，为日后房山文学的腾飞奠定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峰》就是

当时房山文学的旗帜。无论自觉与否，作为旗手的

《青峰》编者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

山文学创作的氛围和走向。譬如赵日升先生，以诗

歌见长，所以当时的作者队伍习诗者众；王凤梧先

生擅长小说，所以当时作者队伍中写小说者渐多。

我主持《青峰》时，与凸凹、张文玺一同发起的“创

新运动”，更是在房山文坛刮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创

新之风，现在房山一些实力派作家的文风大多是在

那一时段形成的。从这个现象上看，《青峰》便是房山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而《青

峰》的编者，在推崇某种创新、倡导某种文风时，总是舍得拿出大块版面，放

宽尺度，为此类作品大开绿灯。从这个做法上看，《青峰》又是房山文学的实验

田。 

《青峰》的历任编者，因年龄和性格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编辑风格：

《房山文艺》封面 



赵日升先生是纯正的诗人，因而《房山文艺》被营造成一个文学的沙龙；王凤

梧先生做过语文教师，因而与大部分作者形成了师生之谊；至于我，骨子里有

江湖的豪迈，加之作者中与我年龄相当者甚多，因而最后相处出一大片友情。

但无论风格如何不同，在对作者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那便是：真诚地扶持。

在这个意义上，《青峰》的编者绝对是文学作者的良师益友。 

《青峰》是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 

从现在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构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青峰》的历史作

用。房山作家协会现有会员 90 人，45 岁以上的会员竟占三分之二，而这三分

之二的作者大多起步于《青峰》的时代、《青峰》的平台。 

另一组数字也许是更好的说明：在 1980 以前，房山还没有一个省市级作家

协会的会员。现在已有 15 人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其中除几位是近两年入会的较

年轻作者，其他十多人无一例外地与《青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是《青

峰》的“三朝元老”，或其处女作刊于《青峰》，或经《青峰》的实验田栽培而走向

成功。 

所以，不止一个人说过：《青峰》是新时期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是新时期

房山文学繁荣的奠基石。 

 


